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黏菌是一种没有大脑的生物群体，

却能在复杂环境中构建精密网络、规避

威胁并完成最优决策。这一生存之道，

为破解现代战争作战指挥难题提供了

自然界的参考样本。

基于网络架构的分布感知。传统战

场感知体系，往往依赖上层中心化信息处

理节点对下层多维域信息进行机械汇聚

与融合处理后，再分发至各用户，其树状

“烟囱式”架构在应对非线性、高动态战场

环境时，将面临信息传递层级冗余、动态

响应迟滞等结构性缺陷。黏菌的分布式

感知机制突破了这一困境，其虽没有中央

处理器，却能通过细胞间的信息素交互，

形成动态自组织的感知网络，最终涌现出

群体共知的“全局战场图景”。有鉴于此，

战场感知体系或可向“终端预判—群体共

识”方向演进：将末端节点升级为智能感

知元，赋予自主研判、边缘计算能力，进而

形成多节点并行采集、边缘智能预处理、

群体共识验证的新型感知网络。该分布

式感知模式，可提升强干扰、高对抗环境

下战场感知体系的运行韧性和效率。

基于规则驱动的弹性指控。长期以

来，基于信息假设与确定性逻辑的精确化

指挥控制是作战指挥的重要方式，通过详

细规划作战行动的每个细节，以期达成预

期作战效果。其精确规划与刚性执行的

工程化思维在应对混沌性、突变性战场环

境时，将面临“指令过时失效”的困境。黏

菌构建运输网络时，每个细胞仅遵循“趋

利避害”的基本法则，却形成最优通路。

这启示我们，最优控制未必源于精确规

划，而是简单规则下的自主涌现。有鉴于

此，作战指挥或可构建“规则驱动—自主

调控”的弹性指控框架：上级不再对下级

作战单元进行事无巨细的管控，而是把作

战意图转化为必须遵循的作战规则、交互

协议等，并动态设定触发条件，实现作战

行动的自适应调整。该弹性指控范式，将

传统的过程控制转化为规则约束，增强了

战术末端行动的灵活性。

基于群智优选的收敛决策。传统作

战决策依赖“指挥员+参谋团队+智能系

统”的线性模式，基于专业知识和经验，

运用算法和直觉对战场信息进行分析研

判，制定作战决策。因受限于算法预设

与经验依赖，其在应对创造性、对抗性场

景时，易陷入决策路径锁定的困境。黏

菌遭遇障碍时，数万细胞同步探索多条

路径，通过信息素传递进行“集体投票”

进而自主选择最优解，展现出截然不同

的群体决策逻辑。有鉴于此，作战指挥

或可构建“全员探索—群体优选”的决策

模型：依网构建由各级各类指挥机构、作

战单元、智能体共同参与的“分布式脑

库”，每个作战要素既是决策执行者，也

是方案建言者，同时运用类蚁群优化算

法，让各节点决策通过非线性博弈进而

自主收敛最优方案。该方式能够实现作

战决策从依靠少数人智慧向融合群体智

慧转变，提升了决策的科学性和有效性。

从黏菌特性看指挥之变
■董 伟 黄 昊

习主席指出，研究作战问题，核心是要把现代战争的
特点规律和制胜机理搞清楚。从青铜剑的碰撞到坦克发
动机的轰鸣再到无人“蜂群”的饱和攻击，战争形态的每
一次跃迁都深刻改变着战争制胜方式。在漫长的冷兵
器、热兵器和机械化战争时代，消耗战以国家财富资源的
对冲抵消来耗尽对手的抵抗意志。然而，以信息技术革
命为先导，并加速向智能化时代迈进的新军事革命，正将
战争制胜方式推向全新的维度——耗散战，即将传统的
以物质、能量消耗为主，转变为集物质对耗、能量对冲和
信息对抗综合一体的战争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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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耗战是传统战争
形态的铁律

在工业时代及其之前的漫长岁月

里，战争主要是基于物质与能量要素的

对抗，胜负的天平往往向能够承受更大

物质与能量损耗的一方倾斜。

消耗战是传统战争形态的主要制胜

方式。冷兵器战争，对抗重心在于兵员数

量、体能耐力、金属兵器与粮秣储备的比

拼，战争胜负往往取决于谁的兵员数量规

模大，谁的后勤链条更牢固。如古代比较

多见的围城战本质就是守城方物资储备

与攻城方兵力器械的消耗战；热兵器战

争，火药的运用并未削弱战争消耗，反而

将其推至新高度。拿破仑战争线列步兵

的密集冲锋，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凡尔登、

索姆河战役战壕对峙的残酷绞杀，无不体

现着“以钢铁和血肉换取空间”的消耗战

本质；机械化战争，坦克、飞机、航母等平

台的登场，将物质与能量的消耗规模推向

巅峰。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苏德战场的库

尔斯克坦克大会战、太平洋战场惨烈的硫

磺岛争夺战，都是国家工业产能与军队承

受伤亡能力的终极对撞。

消耗战实质是基于物质与能量要

素的比拼。消耗战比拼的是体量和存

量，是人口基数、资源储备、工业产能、

兵力规模等静态或可缓慢累积的要素，

主要目标是摧毁敌方有生力量、战争物

资、剥夺其领土和资源，实质上是对抗

双方物质与能量要素的比拼。克劳塞

维茨“战争是迫使敌人服从我们意志的

一种暴力行为”的论断，底层逻辑正是

暴力消耗。消耗战的制胜机理是：胜利

属于能更持久地将物质资源转化为战

场杀伤力，并能承受更大损失的一方。

消耗战在实践中暴露出重大历史

局限性。从传统战争的长期实践看，消

耗战的根本局限性体现为巨大的生命、

物质财富损失，社会难以承受的高昂成

本，以及大量能量与资源被浪费在非关

键目标或盲目炮击、大规模但低效的冲

锋等无效对抗上。当对抗双方实力接

近且意志坚定时，胜负难分，反复拉锯，

极易陷入如第一次世界大战西线战场

般的长期消耗泥潭。面对日益网络化、

信息化的现代作战体系，依靠大规模火

力覆盖的消耗模式，难以精准打击对手

关键节点与功能连接，效果事倍功半。

信息技术革命催生
耗散战雏形

20 世纪下半叶的信息技术革命，为

战争形态注入了颠覆性变量，信息开始

超越物质与能量，成为核心制胜要素，

信息化战争形态登上历史舞台。

信息化战争的重心发生转移。海

湾战争被视为信息化战争的里程碑，多

国部队凭借侦察机、预警机、电子战系

统、精确制导武器和 C4ISR 系统，形成

压倒性信息优势，实现了战场“单向透

明”。这场战争的重点不再是彻底歼灭

对手庞大的地面部队，而是转向系统性

摧毁其指挥控制系统、防空体系、通信

枢纽和后勤补给线，导致对手整体作战

能力迅速瓦解，陷入各自为战、指挥失

灵的混乱状态。这标志着战争重心开

始从物理域的“硬摧毁”，向信息域的

“体系破击”和功能瘫痪转移。

信 息 化 战 争 的 制 胜 方 式 发 生 变

化。信息化战争通过信息优势改变物

质、能量运用的方式与目标。制胜方式

不再是单纯追求“消耗”对手的物质与

能量，而是通过高效的信息流引导物质

流与能量流，精确作用于敌作战体系的

“关键链”，以最小的物质与能量投入，

达成敌方体系最大程度的混乱失序、功

能瓦解和整体效能塌缩。由此可见，信

息化战争开始追求敌方作战体系的“熵

增”即混乱度增加，使其从有序走向无

序，表明反映智能化战争复杂体系对抗

的耗散战已经初露端倪。

耗散战是智能化战
争的典型方式

随着智能化技术快速发展及其在

军事上的广泛应用，智能化战争正成为

信息化战争后的新战争形态，而耗散战

则成为智能化战争的典型方式。

耗散战适应了世界安全形势的时

代要求。进入智能化时代，宽网络、大

数据、云计算、脑机连接、智能芯片、深

度学习等智能技术及其应用快速发展，

各国家、民族之间的联系更加广泛，非

传统安全威胁兴起并与传统安全威胁

交 织 ，智 能 化 战 争 主 体 和 范 畴 不 断 拓

展，战争时间与空间不断外延，战争体

系从相对封闭走向更加开放，形成更高

层次和更大范围的对抗，耗散战这一智

能化时代的战争制胜方式日益凸显。

耗散战反映了战争制胜方式的历

史发展。耗散战实际上始终存在，只不

过在智能化战争形态出现之前，由于技

术的制约，一直处于较为低级的形式和

简单状态，战争对抗只能突出体现为物

质、能量和信息某一种要素间的对抗。

冷兵器战争主要表现为以物质要素为

主导的以人体为中心的对抗，热兵器和

机械化战争主要表现为以能量要素为

主导的以平台为中心的对抗，信息化战

争主要表现为以信息要素为主导的以

网络信息体系为中心的对抗。进入智

能时代，智能化技术将敌我对抗中的认

知优势、决策优势和行动优势高度统一

起来，实质是将物质、能量和信息三者

高度统一，通过以智赋能、以智聚能、以

智驱能、以智释能，形成了以智能要素

为主导的、以智能算法为中心的智能化

战争形态，其典型方式即为反映智能化

战争复杂体系对抗的耗散战。

耗散战体现了战争复杂体系的韧性

比拼。从制胜机理看，要取得对抗优势，

必须以“负熵灌注、阈值认定、相变触发、

胜势控制”为基本原理，构建自身快速

“感知、决策、行动、评估”耗散战闭环，在

动态混合博弈中持续增加敌方熵值，致

敌丧失整体作战能力。从制胜路径看，

耗散战强调综合运用物质对耗、能量对

冲、信息对抗等形式，对内“制序”，达成

逻辑集中、即时富聚，优势互补、一体聚

优，形成综合战力；对外“致熵”，通过军

事、政治、经济、科技、文化、外交等组分

系统持续发挥作用，至效能累积达到某

一程度形成“涨落”，实现战力突变和体

系效能涌现。从基本特征看，耗散战表

现为对抗综合博弈、主体跨域多元、形式

复杂多样、力量一体富聚、效能累积涌

现，对抗的核心从物理域的摧毁、信息域

的掌控，跃升为对智能化战争复杂体系

内在“有序性”的破坏与维持的博弈。

耗散战涵盖了智能化战争的多种形

式。除了战争对抗双方在传统的陆、海、

空、天、网、电等空间的消耗对抗，耗散战

更包括了一国或者多国对作战对手在多

类社会域所采取的政治孤立围困、经贸

金融封锁、科技产业断链、文化战略输

出、权威媒体造势抢占话语主动、制造热

点事件导控大众认知、AI助力社交媒体

编织信息茧房、利用代理人开设多边战

场等斗争形式。耗散战的多样化呈现形

式使其在战时和平时均可进行，《孙子兵

法》讲的“胜兵先胜而后求战”，在智能化

时代的战争准备中被赋予新的涵义。

从消耗战到耗散战
的制胜方式之变

耗散战表现在智能时代中物理域、

信息域等多域的综合对抗，体现出政治

较量、经济比拼、军事攻防、文化冲突和

外交制衡等形式的高度统一，反映了智

能化战争体系所具有的开放性、复杂性

和涌现性。

从消耗战到耗散战的演进是一次全

方位深层次的变革。制胜基础从依赖人

口、矿藏、工业基础等资源存量的比拼，

转向依赖信息优势、智能算法优势、网络

结构优势以及对能量流、信息流的动态

调控能力；作用对象从聚焦摧毁士兵、坦

克、工厂等物质实体，转向聚焦瓦解战争

体系的“功能”与“有序性”；效能追求从

对有生力量的绝对摧毁与歼灭，转向追

求高效能的“非对称瘫痪”，即以己方最

小代价，引发敌方作战体系的最大混乱

与失能，追求“打瘫”而非“打烂”；战争重

心从主要在陆地、海洋、天空等物理域的

对抗，转向物理域、信息域等多域的综合

博弈。物理域的对抗虽然依旧存在，但

往往由更高维域的优势所决定。

从消耗战到耗散战的演进反映了

制胜优势的变化。智能化战争时代，胜

利将不再简单归属于拥有最庞大钢铁

洪流的一方，而必然归属于能更高效地

“制序”与“致熵”的一方——即能够维

系己方战争体系高度有序、高效运转，

同时精准智能地瓦解敌方体系有序性，

迫使其陷入不可逆“熵增”和混乱的一

方。要赢得战争制胜优势，必须适应智

能化战争体系的开放性、复杂性和涌现

性要求，从单一物质、能量和信息的粗

放式消耗和运用转变到以智能优势主

导战争体系的耗散，力争在多领域的综

合博弈中赢得主动和优势。

从消耗战向耗散战的演进是科技

革命洪流裹挟下的必然趋势。科技是

核心战斗力，是军事发展中最活跃、最

具革命性的因素。当前，智能化科技迅

猛发展，只有主动拥抱智能化浪潮，将

制胜之钥牢牢掌握在对战争复杂体系

有序性的精确认知、智能调控与高效耗

散之中，才能在未来世界博弈的风云变

幻与战争方式的深刻变革中立于不败

之地。

●从消耗战到耗散战—

试析智能化战争制胜方式新变革
■王荣辉

群 策 集“研究军事、研究战争、研究打仗”专论

融合思维是一种通过整合不同领

域或要素，打破传统界限，形成新的认

知模式或解决方案的思维方式，其核心

在于寻找差异元素之间的“最大公约

数”，实现优化协同效应。当前，通过军

事理论创新谋态势、夺优势、造胜势已

成为世界军事发展的大趋势，以融合思

维驱动军事理论创新，推动军事理论研

究与转化方式的系统化演进，既是冲破

理论创新窠臼的战略突围，也是加速新

质战斗力生成的重要引擎。

深化领域融合。现代战争日益呈

现出物理域、信息域等全域联动特征，

单一领域的线性突破已难满足智能化

战争的制胜需求，多领域交叉融合正从

战术层面的技术集成升级为战略层面

的创新方法论。军事理论创新涉及专

业多、领域多、前沿技术多，是一项兼具

科学性与艺术性、指导性与实践性的系

统工程，需要运用系统科学视野，注重

跨域联动，谋划整体优势。从近年来几

场世界局部军事冲突看，通过整合物理

域的兵力部署、信息域的情报侦察等手

段，实现多领域协同作战，已逐渐成为

交战双方的普遍共识。在多领域交叉

融合中推进军事理论创新，需要运用系

统化、工程化思维方式，构建涵盖战略

预判、技术转化、组织协同、资源保障的

创新能力清单，开展多领域联合立项、

联合攻关、联合推进和联合验证，聚合

优势资源，集成优质力量，打通专业壁

垒，不断提升分域支撑和跨域聚能的核

心能力，让先进科学的军事理论真正成

为群体智慧结晶。

优化理技融合。在科技与认知驱

动战争形态演进的进程中，理论为技术

研发提供目标导向，技术为理论验证搭

建试验空间，两者关系已突破传统单向

驱动模式，而是形成相互催化、交织上

升的双螺旋结构。网电作战等新理论

的提出，倒逼量子通信、脑机接口等技

术突破，形成“理论牵引技术”的新范

式；人工智能、生物交叉等技术也不再

简单作为工具存在，而是深度融入作战

理论内核之中。在深度学习算法以指

数级的速度进化时，军事理论创新如若

陷入“理论空转”与“技术盲目”的双重

困境，必将导致战略预判失准、技术转

化断层等系统性风险，严重削弱智能化

战争时代的战略主动权。唯有统筹好

“理论先导”与“技术引领”，紧跟军事科

技颠覆性变革趋势，精准把握理技融合

关键点，才能破解智能指控、集群协同

等难题，切实提升科技创新对军事理论

创新的支撑效能。

拓展虚实融合。虚实融合是指将

物理世界的实体作战体系与数字空间

的虚拟映射系统进行深度耦合，从而构

建“物理—数字”双螺旋演进的创新模

式。这种融合突破了传统“实体优先”

的思维定式，通过构建实时同步、双向

互动的数字孪生战场，实现“虚实一体”

的理论验证与作战推演。在虚实融合

的创新路径中，数字孪生技术为军事理

论提供了“平行试验场”。例如，在新型

作战概念开发阶段，可通过构建精确的

战场环境数字模型，模拟不同概念设计

方案的应用效能；在装备研发过程中，

虚拟仿真可大幅缩短军事理论指导武

器装备研发的试验周期。更重要的是，

这种融合通过持续迭代的虚拟推演，能

够提前发现潜在问题并优化顶层设计，

使军事理论创新能够更好地“预见未

来”。在虚实融合中推动军事理论创

新，要将虚拟空间的海量数据与实体作

战经验深度融合，通过数字孪生系统实

时反馈实战数据，反哺理论模型的迭代

优化。这种双向互动不仅能缩短创新

周期，更能确保军事理论始终与未来战

争形态保持同步演进。

强化体用融合。军事理论创新的

深层突破，本质是对战争本质与战争实

践关系的再认知。“体”指向战争的根本

规律与价值内核，内嵌于军事理论体系

之中；“用”涵盖技术手段与作战方法，

展现在丰富多样的军事实践之中。二

者辩证统一于军事创新的全过程，构成

认知跃迁的双重维度。体用融合通过

打通“战争之道”与“制胜之术”，使军事

理论创新过程既能保持价值内核的稳

定性，又能具备技术应用的敏捷性，是

本体论与方法论在更高维度的辩证统

一。在体用融合中推动军事理论创新，

需要我们深入分析未来作战的总体背

景、制胜机理、作战对手、技术支撑和装

备研制等要素，明确军事理论向实践运

用转化的组织架构、资源配置和协同机

制，通过正式文件和条令予以规范，针

对不同规模和对抗强度的作战场景，探

索形成符合制胜机理和作战需求的战

法路径。唯有以战场为炉、技术为火、

制度为范，方能让纸上谋略真正转化为

制胜铁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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挑灯看剑

谈兵论道

“诡道”思想贯穿并渗透于《孙子兵

法》之中，是其思想精华之一。孙子关

于“诡道”的论述散见于诸篇，对其进行

系统梳理和挖掘，深刻把握“诡道”的思

想内涵和精神实质，对于如何面对未来

军事斗争仍然具有一定的启示意义。

“诡道”是战争指导的基本规律。

中国战争历史源远流长，在长期的战争

实践中，强调以礼为固，以仁为胜，反对

阴谋变诈。而孙子适应春秋晚期战争

发展的新要求，冲破陈旧思想观念的束

缚，把“诡道”作为战争指导的基本规律

加以肯定，这是非常难能可贵的。孙子

在长期的战争实践中认识到，作战指导

要善于运用阴谋变诈，要“能而示之不

能，用而示之不用，近而示之远，远而示

之近。利而诱之，乱而取之，实而备之，

强而避之，怒而挠之，卑而骄之，佚而劳

之，亲而离之”，这十二条被称为“诡道

十二法”。“兵者，诡道也”，既强调“诡

道”的运用范围限于“兵者”，只能运用

于对敌斗争，又强调诡诈是军事斗争的

基本规律，是战争领域的“道”。

“诡道”的实施要旨是虚实转换。

虚实是《孙子兵法》的一对重要范畴，

《唐太宗李卫公问对》中称“孙武十三

篇，无出虚实”，足见虚实范畴的重要

性。在战争中，虚实是始终存在的，高

明的指挥员就在于能够预见虚实、分辨

虚实、制造虚实、转化虚实，做到避实击

虚。“诡道十二法”中的“能而示之不能，

用而示之不用，近而示之远，远而示之

近”，讲的都是虚实转换。在作战中，只

有适时进行虚实转换，实则虚之，虚则

实之，使敌人不知我何处为实、何处为

虚、何时为实、何时为虚，才能将“诡道”

要求落实于作战行动中，成功对敌实施

军事欺骗。

“诡道”的基本方式是示形隐形。孙

子实施“诡道”的主要方式是示形，而且

是通过制造假象进行反面示形。“能而示

之不能，用而示之不用，近而示之远，远

而示之近”，这 4 种示形是较为明显的隐

真示假，并不能包括示形的全部内容，一

切在作战筹划和作战实施方面的隐真示

假均属于示形范畴。另外，“诡道”的实

施方式还包括隐形，如“微乎微乎，至于

无形；神乎神乎，至于无声”，就是对隐形

的描写。可见，孙子“诡道”思想既包括

主动的示形欺骗，也包括被动的隐形欺

骗，具有全面性特征。

“诡道”的本质要义是出其不意。

《孙子兵法》关于“诡道”的论述，直接联

系着“诡道十二法”和“攻其无备、出其

不意”。孙子不仅提出了攻其无备、出

其不意的作战原则，而且还提出了实现

这一原则的具体办法，即以“诡道十二

法”为典型代表的“诡道”战法。可见，

通过采取各种办法欺骗迷惑敌人，使敌

人对我兵力数量、战斗部署、作战企图、

战斗时间、战斗地点等情况，或作出误

判，或一无所知，才能达到攻其无备、出

其不意的目的。

“诡道”的实施前提是先知尽知。

《孙子兵法》指出，“故明君贤将，所以动

而胜人，成功出于众者，先知也”“故不

尽知用兵之害者，则不能尽知用兵之利

也”“知彼知己，胜乃不殆；知天知地，胜

乃 不 穷 ”，都 强 调 了“ 知 ”的 极 端 重 要

性。可以说，“知”是一切军事行动的前

提条件，实施“诡道”也不例外。“利而诱

之，乱而取之，实而备之，强而避之，怒

而挠之，卑而骄之，佚而劳之，亲而离

之”等方法的实施必须以正确的敌情判

断为前提，如敌是乱还是治、是实还是

虚、是强还是弱、是佚还是劳、是亲还是

离 等 ，如 不 能 对 以 上 情 况 做 到 先 知 尽

知，就无法针对性实施“诡道”。

“诡道”的重要途径是善于用间。

《孙子兵法》高度重视用间，提出要“五

间俱起”，令敌人“莫知其道”，实现我方

对敌军在战场情况掌控上的压倒性优

势。使用间谍刺探情报、散布谣言、离

间敌军内部关系，使敌人军心士气涣散

瓦解，或收买敌军间谍为我所用，是“诡

道”成功实施的重要途径。“以上智为

间”是用兵作战的重中之重，为军事行

动提供依据。因此，掌管和使用间谍的

人，必须有超人的智慧、仁义的胸怀和

善于分析研判的头脑，即“非圣智不能

用间，非仁义不能使间，非微妙不能得

间之实”。

“诡道”的内在要求是警惕欺骗。

《孙子兵法》在《军争篇》和《行军篇》中，

对警惕敌人的军事欺骗进行了较为具

体的论述。《军争篇》“用兵八法”中的

“佯北勿从”“饵兵勿食”，就有非常明显

的反军事欺骗特征。《行军篇》中的“相

敌三十二法”，少数是通过现象由表及

里看本质，多数是透过假象去伪存真看

本质，是对敌人军事欺骗实施反制的重

要经验总结。这些从春秋晚期战争经

验中总结出来的具体方法，随着战争的

发展，今天已经不再全都适用，但这些

论述中所表露的透过假象去伪存真看

本质的思维方法仍然具有生命力。

孙子“诡道”思想的基本原则和总

体认识并没有过时，反映了用兵作战的

一般规律，但是“诡道”实施的具体方法

和手段是随着战争实践的发展而不断

发 展 变 化 的 。 在 未 来 战 争 中 实 施“ 诡

道”，必须“师其意而不泥其迹”，在坚持

其思想内核的前提下进行方法手段的

创新。要善于把技术欺骗和战术欺骗

巧妙地结合起来，运用现代伪装技术、

隐形技术等对传统军事欺骗方法进行

创新改造，将信息化智能化思维方式与

新的战场条件结合起来，创造出克敌制

胜的新战法，使传统“诡道”焕发出新的

时代光彩。

把握“诡道”思想的内涵要义
■耿需要 赵越超


